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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宁、李劲峰

　　“种树就像养娃娃。不管基础优
劣、环境好坏，只要用心关注它、研究
它、呵护它，排排树苗也能长成大片森
林。”
　　从一粒种子到一株树苗，在细心
呵护下，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
果、树苗成林。这个抚育成长的过程，
对张锦梅来说，既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也是 30 年来的不懈坚守和执着探索。
　　如今漫步西宁：举目远眺，南北山
绿荫葱葱，仿佛森林海洋；偶然一瞥，
棵棵杨树挺拔俊俏，像卫士般守卫着
高原古城。这些青藏高原上的绿色“奇
迹”，与张锦梅有着密切关系。
　　一“梅”扎根高原播绿，半生只为
暗香徐来。
　　 30 年来，在高寒干旱、植树困难
的青藏高原，56 岁的共产党员、青海
省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锦梅
始终与恶劣自然环境“硬碰硬”———
　　年均野外作业 200 余天，先后育
苗上千万株，为提高造林成活率费尽
心血；常年野外风餐露宿、甘于寂寞，
选育出一批杨树、丁香良种，用岁月年
华浇灌出青藏高原丛绿，充分诠释“坚
守初心、无畏挑战、无私奉献、绿满高
原”的青藏高原林业科研精神。

  “十年不行再十年，找对

路子总能造活林”

　　“青海好青海好，山上不长草，风
吹石头跑。”这句俗语，描述出青海长
期以来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从小听这句话长大的张锦梅，如
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万千居民，对树
木和花卉的热爱与执着，与生俱来。
　　地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之
源”的青海，是我国重要生态屏障。由
于高寒少雨、紫外线强、蒸发量大，青
海高原部分地区常年植被稀少，加上
贫瘠的土壤、光秃秃的山丘，狂风卷起
沙尘，满目都是黄土、黄沙，成为国内
植树造林难度较大区域之一。
　　“小时候刮风下雨，我都要跑到果
园，捡地上掉落的树枝。”张锦梅回忆，
不管多细、多短的枝条，她都会一根根
收集，揣进怀里当宝贝。“外地人可能
很难理解，可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这
棵树长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张锦梅 1965 年出生在青海省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在她的童年记忆中，
目之所及都是一片土黄色，野外见到
一棵树、一朵花都是不容易的事儿。

“可能因为名字带‘梅’，注定我和林业
要结下一辈子的缘分。”
　　秋天看到一棵树凋零、一朵花凋
谢，第二年开春，张锦梅都要回到原
地，看看树和花是否依旧还在。
　　“冬天时间长、气温低，大部分植
物都很难熬过。”张锦梅说，那时候她
就觉得，能在高原上生存下来的一花
一草、一木一树都特别不易。
　　“在这片土地上种出‘颜色’，就这
么难吗？”带着不甘，1985 年张锦梅进
入青海省农林学校学习农学。
　　学习之余，看着西宁光秃秃的南
北两山和城市少得可怜的“花花草
草”，张锦梅给自己打气：“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这片土地变绿变美！”下了
决心的张锦梅全身心扎进知识海洋：
在图书馆反复阅读植物学相关书籍，
实习课跟着老师在田间和林地实践。
　　毕业后不久，她被分配到青海省
西宁市湟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出
于对植物的热爱与熟悉，4 年后她被
调到西宁市西山林场担任技术员，负
责杨树优良品种的选育和造林。此时，
西宁正开展南北两山绿化，西山林场
是重要的种苗供应基地。
　　从种庄稼到育树苗，从农业转向
林业的张锦梅起初有些不适应。“相比
农业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精耕细作，林
业相对糙得很，那时大家都只是挖坑
种树，有啥种啥，不求质量，更不考虑
适地适树种植。”

　　在张锦梅眼里，麦子今年种下去，
收完就看不到了，树苗种下去后照顾
到位，就会一直存在。“有苗不愁长，种
树就像自己育娃娃一样，小树苗也能
长成大森林。”
　　初到西山林场，面对恶劣的自然
条件，从小在青藏高原出生长大的张
锦梅也不禁皱眉。刚到林场的张锦梅
也一度望“树”兴叹，看着树苗种下去
几个月，也看不出啥变化，她不禁叹
气，“这树苗啥时候能长大？”
　　一次同事带她上山，查看前期栽
种树苗的生长情况。爬上山顶，张锦梅
只看到一片膝盖高的荒草，“同事拨开
草丛，才看到一株株瘦矮的枯树，谁能
相信这竟是种下去快 10 年的树！”
　　环境严酷，种树方法更落后：基地
能繁育的林木仅杨树、榆树、沙棘等
10 多种；刚育出的苗无论质量好坏，
全部裸根苗移栽上山，成活率极低；工
人种树照搬种庄稼的思维，挖坑种树
不封坑，浇树就有裂缝，加之气候恶
劣，造林立地条件差，导致“年年种树
不见树，次次栽树老地方”。
　　“成活再难，植树再累，也必须得
有人干。”剪短长发、面朝黄土，张锦梅
一头扎进林场，“十年不行再十年，找
对路子总能造活林”。
　　刚开始育苗，就遇到挫折。张锦梅
负责的第一批杨树扦插苗，冒出绿芽、
长势良好。可出圃时，超过 60% 的树
苗，根都被害虫咬光。
　　害虫只能靠手工捡干净，不然很
难根治。带领工人，夜晚提灯，翻开土
层，忍着恶心，张锦梅将小拇指粗细的
活虫从土里一只只捡起，收集处理，

“平均一亩地里能捡出近 400 只虫，
捡了 3 年才把虫害控制住”。
　　上山指导工人掘土、挖坑、栽苗、
封坑；种苗严格分级，选出良株后必须
带土移栽；繁育品种少，就从外地引苗
试种，观察是否适应高原气候；针对不
同品种，探索不同繁育方式，找出最适
宜的培育方法……
　　现在，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从
7.2% 提升到 79% ，濯濯童山早已丛
丛绿荫，城区街巷花团锦簇，老一辈人
印象中的荒寂与苍凉，消失在历史长
河中。这一切背后凝聚着张锦梅和团
队 30 年的心血。
　　烈日灼晒、寒风凛冽，她每年野外
作业超过 200 天，不在山上种树，就
在苗圃育苗。平均每天徒步 10 多公
里，一双鞋最多两三个月就穿坏。脚掌
磨出水泡、长出老茧，每月要用刀片刮
下厚厚一层，走路才不硌脚。
　　褪去柔弱青涩，昔日“小姑娘”成为
高原绿化“女强人”。张锦梅先后和同事
一起引进上百个树木花卉品种；探索出
杨树等 8 个品种的育苗移栽技术规
范，造林成活率超过 85%，并编制成为
地方标准；累计育苗上千万株，种苗供
应与繁育技术覆盖青藏高原各地。

　　“培育适宜高原树种，这

是天大的事”

　　“国家要求加强种质资源建设，我
们有着切身的教训与感受。”经历太多
树种在高原“水土不服”，张锦梅深感
加强青藏高原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
重要性。
　　 30 多年前，由于青海高原本土
植物品种、数量有限，开展绿化需要从
外地引进。大量树木、花卉品种必须经
过引种、栽培、驯化，验证适应高原特
殊气候后，才能推广种植。
　　然而，此前引进花卉树木开展绿
化时，由于缺乏有效规划，引进树种

“多、乱、杂”问题逐渐显露。大量外来
树种连适应性都没有通过验证，就被
盲目引进种植。不仅景观效果不好、稳
定性差，养护成本还高，导致了资源
浪费。
　　“有的地方出现好几种不同的树，
有的高大茂盛、有的低矮枯槁，看上去
乱七八糟。”张锦梅将这种现象形象地
称为“四世同堂”。而更令她担忧的是，

一些地方曾盲目引进北方地区常见的
河北杨大量种植。“刚种下去成活率高、
树形优美，但不到 3 年就大面积病死。”
　　“三江之源”建设绿色长城，究竟
应该以乡土树种为主，还是外来树种
为主？这让张锦梅陷入了沉思。
　　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张锦梅研究
发现，河北杨在海拔超过 2600 米的
多数地区，由于土壤热积温不够无法
正常生长，“高原环境特殊，必须培育
适宜树种，这是天大的事”。
　　相较于一年一茬甚至多茬的农业
育种，由于树木生长慢、育种时间长，
林业育种的育苗、试验环节，一个周期
至少要 3 至 5 年，甚至更长。尤其是
在青海，要求树种能适应当地自然环
境：夏天热不死，冬天冻不死，春天旱
不死。“林业工作者辛苦一辈子，选不
出一个良种，太正常不过。”
　　青海杨是青藏高原上的本土树
种，抗旱耐寒固沙效果好，但因分布散
落、牛羊啃食，处于濒危。得知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村
的杨树沟，还有一片树龄 200 年左右
的天然青海杨，张锦梅和同事立即动
身前往。
　　“从村里到杨树沟途中有段沙漠，
只能徒步穿越。”找到零星散布的青海
杨后，张锦梅赶忙做标记、采种条、采
花序，“紫外线太厉害，大家脸上都针
扎般疼。连车里的几个苹果，都晒得像
被开水煮过。”
　　采集种条只是育种第一步。张锦
梅采集的青海杨枝条，先要经过 3 轮
无性繁殖扦插，选出优势种苗单株扩
繁，再进行扦插繁殖、区域试验，待成
熟开花，才能选出良种。“一切顺利至
少要 8 年，开展花粉杂交的有性繁
殖，至少还得再等两年。”
　　 2005 年，张锦梅前往海西州格
尔木市考察选育树种。蚊子通过撕烂
的裤管钻进腿里，腿上叮咬的疙瘩密
密麻麻。更意外的是，出差途中还遭遇
翻车，坐在副驾驶的她锁骨骨折，受伤
严重。
　　送到医院后，由于锁骨骨折处理
难度大，不能用钢钉石膏固定，张锦梅
只得把右臂挂起，让锁骨自然恢复。

“绑起来之后，整个右手都不能动，连
握拳的力量都没有了。”张锦梅说，到
现在她的右锁骨都比左边要高。
　　医生要求她至少居家休息 3 个
月。但两周后，“吊着”一只胳膊的张锦

梅又出现在苗圃。
　　家人和同事劝她多休养一阵，可
张锦梅放不下 400 多亩育苗基地和
正在进行的选种试验。“选种观测不能
断茬，否则容易前功尽弃。”张锦梅宽
慰家人和同事，“虽然手不能动，但腿
脚是好的，每天下地看看苗木，自己也
安心。”
　　经历近 10 年的繁育和比对，张
锦梅终于选出“树干通直、生长量大”
的青海杨良种，并探索出“大树采穗、
单采单繁、无芽扦插、当年初选、次年
复选”的选育方式，将杨树育种周期缩
短 3 至 5 年。
　　“好苗子必须尽快推广种植。”想
起林场里一排排新生的杨树苗，张锦
梅锁骨骨折刚愈，就连夜回到办公室，
写申请，打报告，“建立育苗基地，一刻
都不能耽误”。
　　不到 3 年，张锦梅带领团队先后
建立了杨树良种繁育、城镇绿化大苗
培育和花灌木培育 3 大规模育苗示
范基地。育苗生产总规模达到 57.3 公
顷，培育各类花卉苗木品种 30 余种，
年生产各类花卉苗木 50 余万株、杨
树种条 100 余万根。
　　眼下，这批在基地栽植培育的青
海杨良种已在柴达木盆地、西藏阿里
等地推广种植，筑起一道道防风固沙、
美化高原的“绿色长城”。
　　张锦梅所在林场也被授予“全国
质量信得过苗圃”“全国特色种苗基
地”等称号，获批为国家重点杨树良种
基地，成为西宁市主要骨干示范苗圃。
团队先后选育出西丰杨、小叶杨、青杨
雄株等一批良种，明显改善青海杨树
品种退化等问题。
　　长期从事杨树育种的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研究员樊军锋，曾与张锦梅多
次合作选育树种。“和张所长共事多年
来，她真不是一般的能干，而且特别能
吃苦。”樊军锋说，张锦梅在生产、育苗
方面的丰富经验，都是靠两条腿跑出
来的，“引种、扩繁、推广，一个个项目
接着做，每个环节都是自己带队干，无
处不体现她对林业的热爱和情怀。”

“丁香静静开，暗香满城来”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
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
怨，哀怨又彷徨。”诗人戴望舒一首《雨
巷》，带着愁绪描绘丁香，传遍大江

南北。
　　接触的植物种类越来越多，但张
锦梅对丁香始终情有独钟。
　　丁香是适宜高原种植的园林树
种，其耐寒、耐旱、耐瘠薄的特性特别
适宜青海的土壤和气候。随处可植，容
易成活，还能盆栽和瓶插。作为市花的
丁香在西宁栽植历史悠久。
　　中学时代，张锦梅想象中的丁香，
就如同诗中的江南场景，美丽又婉约。
　　张锦梅第一次见到丁香花，还是
1985 年在西宁读书时，在人民公园游
玩时的一场偶遇。“当时突遇变天，乌
云密布的天空就像要崩塌下来。我跑
到屋檐下躲雨时，突然闻到一股清
香。”
　　张锦梅转头一看，正是一棵丁香
树。“大雨从天而降，夹杂着黄沙。风雨
中，丁香依旧静静地盛开，洁白的花
瓣，犹如高原天空的云朵。”
　　多年过去，回想起当时情景，张锦
梅“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在环境优越的地方，她生机勃勃
地成长，绽放生命的绚烂。在条件艰苦
的环境，她也能顽强地生存，展示生命
的坚韧。”张锦梅说，丁香耐寒、耐旱、
耐瘠薄，象征着高原居民独特的精神
气质，也鼓舞着自己一直坚持与丁香

“为伴”。
　　 1998 年，张锦梅调入西宁市小桥
苗圃工作，负责在 480 亩的苗木基地
上培育造林优质苗。在那里，她结识了
西宁市的林草专家刘更喜。
　　刘更喜在丁香花的引种驯化、栽
培管理和推广应用等方面，具有独到
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一有时间，张锦
梅就向他虚心请教，和他交流栽培
心得。
　　“青海寒冷干旱，而很多丁香品种
却能在高原生长、繁育。因此，选育和
保护丁香品种，对于增加适宜青海气
候的林业物种，显得尤为重要。”熟悉
青藏高原的水土光热等自然条件，张
锦梅将选育、栽植丁香当作“最重要的
事”。
　　如果说外地引进丁香品种，是为
丰富高原植物种类，那么繁育和保护
更多丁香品种，则有更深远的考虑。
　　很多野生丁香品种面临着濒危甚
至灭绝的风险。“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
动的影响，稀有的丁香品种往往生长
在立地条件差的野外。结种后如没有
生存的土壤，便无法生根发芽，甚至面
临消失的危险。”一想到这些，张锦梅
就急得整夜睡不着。
　　“不同的丁香品种，拥有不同的基
因，大自然中存在很多观赏价值高但
结种难的野生丁香。建立丁香种质资
源库，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丁香种质
资源。”张锦梅说，通过组培、嫁接方式
繁育野生丁香，提取野生品种的优质
基因，就能杂交培育出抗寒、抗旱、抗
病虫害、花期较长的丁香品种。
　　 2013 年，拥有 20 多年林业工作
经验的张锦梅，被选派到西宁市林业科
学研究所，负责西宁市乃至青海省林业
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每到丁香开花季，张锦梅便和同
事前往青海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寻
找天然野生分布的贺兰山丁香、花叶
丁香和国家濒危保护植物羽叶丁香。
　　“羽叶丁香花色淡粉红，是我国特
有的丁香品种，由于繁殖力弱、生长缓
慢，在天然环境中几近灭绝，被列为国
家濒危保护植物。”青海孟达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中级工程师彭瑜
介绍。
　　 2015 年，在甘肃连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寻找羽叶丁香期间，张锦梅
在爬坡时不慎滑倒，眼见要撞到怪石
嶙峋的石头山，她紧握住身边的荨麻
草才稳住了身形。
　　不一会儿，荨麻草毒性发作，张锦
梅的手掌上布满白色水泡，疼痒难耐。

“当时一心想着要找到羽叶丁香，就抹
了口唾沫，双手搓搓，继续上路。”张锦
梅说。
　　终于，在一处石缝中，张锦梅和同
事们发现了两株野生羽叶丁香。强忍
着手上的疼痒，她用手扒开一块块厚
重的岩石，从一棵被石头压弯的丁香
植株上，截取了一段树枝，连同收集到
的种子一起，小心翼翼地带回西宁。

“那一晚，我终于睡得踏实了。”
　　当时，全国可供借鉴的丁香的系
统组培案例很少。张锦梅团队经过两
年攻关，将收集回的羽叶丁香，采取嫁
接、组培、扦插等方式，破解组培树苗
栽植难题，成功培育出第一批羽叶丁

香组培苗。
　　眼下，在西宁林科所的智能温
室内，空气清新，温度宜人，一株株
羽叶丁香幼苗吐露枝叶，茁壮成长。
　　在张锦梅和一批林业专家们的
努力下，西宁林科所基本建成全国
唯一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目前保存有 103 种丁香，其中可繁
育的 69 种。
　　作为西宁市市花，西宁每年在
大街小巷种植丁香超过百万株，丁
香苗木存量超过 750 万株，占西宁
市区花灌木栽植总量的 70%。西宁
作为国内丁香繁育品种较多、种植
面积较大的城市之一，成为名副其
实的“丁香之城”。

　　“每天和林木相处，静

心感受别样浪漫”

　　近年来，张锦梅身边不少同龄
同事陆续转岗，省市一些林草单位
想把她调到机关。获得“全国三八红
旗手”“昆仑英才·青海高原工匠”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诸多
荣誉的她，依旧春种树苗、夏做实
验、秋测数据、冬做规划，带着年轻人
选种育苗，“和林木相处，也是一种浪
漫”。
　　在同事眼中，张锦梅总是风风
火火。硕士毕业后进入西宁林科所
的满丽婷，经常跟张锦梅野外作业，

“有一次，西宁一些油松群落叶尖发
黄、枯死率近 30% ，张所长马上带
队去现场。”
　　提取土样、分析“病灶”，张锦梅
查出病因是“土壤盐碱大、病虫害严
重、建筑垃圾多”，随即开出“多种豆
科植物改善酸碱度，移除枯木减少
虫害，挖走垃圾局部换土”的药方。
　　经过 3 年的培育，油松逐步恢
复生机，微风拂过，沙沙作响。“树木
动态变化周期长，治病更要对症下
药，才能见效快。”张锦梅说。
　　“爬上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地，多
数人累得气喘吁吁，她每次都冲在
最前面。”满丽婷说，张所长常年以
身垂范、无私奉献，她是年轻人的榜
样，也是高原林业工作者的典范。
　　“在青海，像张锦梅这样坚持
30 年投身一线做科研工作的人还
有很多。但张锦梅不仅自己身体力
行，将论文写在大地上，还为青海林
业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青海省林
木种苗站站长殷光晶曾是张锦梅的
老同事，回忆起和张锦梅共事的几
年，“培养人才”是她提到最多的词。
　　跟前辈们一样，张锦梅希望将
林业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在她的
主持下，西宁市林科所近年来新招
录了 6 名研究生。从小桥苗圃开
始，张锦梅培养的年轻人，如今已经
成为青海各地林业部门的主要骨干
力量。当问起今后的打算，临近退休
的张锦梅给出了答案：“把接力棒交
给下一代人。湟水河流域的治理、南
北两山森林的长效经营都需要年轻
人来做。”
　　“她跟我说过很多次，如何把
老一辈的精神传递下去，是她目前
最关注的问题。”对张锦梅帮助年
轻人的做法，樊军锋深有感触，为
了在艰苦的青藏高原上留下年轻
人，张锦梅“整天到各个部门要项
目、要资金，主要是为青年人创造
一线科研实践的机会”。
　　如今，张锦梅每年都要带队前
往青海玉树、果洛等海拔超过 3500
米的林场，选育适应三江源高海拔
的树种。临近退休，却依旧如此“拼
命”，让家人们心疼不已。
　　“每次母亲上玉树果洛，都头疼
得睡不着，但下一次无论怎么劝，照
样拦不住。”在女儿眼中，张锦梅一直
都是个“工作狂”，风风火火一辈子，
一刻没有停过，“她总是说，现在建设
美丽乡村，多选育些适合高海拔的
树种，就能为三江源村庄多铺点绿。”
　　张锦梅坦言，深夜无眠时偶尔
也会自问：“自己是不是活得太简
单？”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用在育
苗选种上，风吹日晒、皮肤粗糙、双
手长斑、灰头土脸，几乎没穿过裙子
和高跟鞋。
　　“第二天看到林荫翠绿，就浑身
释然。”张锦梅说，自己与恶劣环境

“硬碰硬”的这些青春年华，换来高
原林木的新貌与生机，自豪感油然
而生。“用岁月浇灌出丛丛绿林，这
是我们履行的使命和收获的光荣。”

一“梅”扎根高原播绿　半生只为暗香徐来
林科专家张锦梅与高寒干旱“硬碰硬”，坚守初心选种育林 30 年

  “因为名字带‘梅’，注定我和林业要结下一辈子的缘分。”56 岁

的共产党员、青海省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锦梅，30 年来扎

根高寒干旱、植树困难的青藏高原选种育林

  她用青春年华与恶劣环境“硬碰硬”，换来高原林木的新貌与生

机。如今，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从 7.2% 提升到 79%，濯濯童山

早已丛丛绿荫，城区街巷花团锦簇，老一辈人印象中的荒寂与苍凉，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在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育苗基地，张锦梅在查看丁香的开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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